
第六章 

社会

文化发展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太平洋岛屿地区居民的社会

发展水平很不一致。每个岛屿的社会生活都有其自己的特点。

就一些小岛屿而言，那里的居民还没有分成部落，而是一个有

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整体。较大的岛屿通常都划分成几个地区，

各个地区的居民都有其不同的习俗和方言。这是一个典型部族

社会的特征。20世纪是太平洋岛屿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尤其是从60年代开始，太平洋岛屿兴起了政治独立运动。自

那时起，整个地区的社会变化进程加快，小、孤立和自给自足

的封闭社会逐步纳入复杂的国际体制的边缘。作为社会变化的

标志之一——语言，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地方不

仅出现了方言上互通的现象，而且官方语言的确定与推广，对



消除岛屿之间彼此孤立的状态起到了促进作用。移民成为这一

时期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岛屿之间以及向岛屿以外地方的移民

不仅让一部分岛民摆脱了贫困，而且也成为城镇发展的动力之

一 。移民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因素对传统社会观念提出的挑战是

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各国政府都为发展本国经济倾注心力，

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推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公用事业的

发展，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受到

传统的族长制、殖民遗产以及地理上的孤立等因素的制约，这

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居民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纳

入制度化轨道。

一 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标志，它与社

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太平洋地区语言的多样性与这一区域持续居住的不同岛屿

群体有着直接关系。

美拉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在人种上是十分单纯的。他们的语

言却明显地分为两大类——巴布亚语和美拉尼西亚语。巴布亚

语是从东南亚迁来的原尼革利陀人和澳洲型人的后代所使用的

语言。据估计，在这种语言最为流行的地方，如巴布亚、新几

内亚、新不列颠及所罗门群岛各地，它有700种之多，而且互

不相通。如塞皮克（Sepik）下游地区的伊尔特莫尔语（Iat



mol）被认为是最大的语种，讲这种语言的人约有15000人 。

而在盖泽勒（G azelle）半岛上的马考尔考尔语（M akolkol），

也许是最小的语种，说此语言的不足百人。 由于这些地方的

内陆地区与外界隔绝，交通阻塞，许多巴布亚语往往只有

5000多 人使用。又由于它们之间差别极大，所以有时山南山

北仅数英里之隔，彼此的语言便不能互通。缺乏一种共同语言

的现像在美拉尼西亚西部特别严重，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行政当

局深感忧虑的一件事。他们曾多次努力，企图创造一种共通的

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立即指定莫图语——

巴布亚语的一支——作为新几内亚的正式语言，并且在推广方

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项工作。

20世纪70年代后，政府又加大推广力度，但成效并非十分理想。

在美拉尼西亚的其余地区则通行美拉尼西亚诸语言。在新

几内亚也有操这种语言的部落。美拉尼西亚语是巴布亚语文字

及语形渗入基本的澳大尼西亚语而形成的一种混合语言，而澳

大尼西亚语是由较后迁来的非巴布亚人带进太平洋西南地区

的。整个美拉尼西亚各孤立岛屿群所特有的许多方言中都包含

着美拉尼西亚语的特色。这些方言经过多年的演变，已大不相

同，以致有的成为一种单独的或本岛的语言了，如斐济语即属

此类。一般而言，美拉尼西亚语形或语言，通行于从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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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斐济的沿岸地区。在内陆通行的则不是美拉尼西亚语，而是

更早更原始的巴布亚语。相比较而言，美拉尼西亚语是最为复

杂的一种语言，语言种类繁多，据保守估计，不下 1200种。

很多语言最多只有几百人使用，每个大的群岛都有几十种语

言。像新几内亚岛屿就有至少900种语言。

巴布亚诸语言和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很大。美拉

尼西亚诸语言与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诸语

言，都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南洋）大语系。属于这一语

系的还有马达加斯加岛上土著居民的语言。而巴布亚诸语言则

与任何其他语系没有亲属关系；而且，巴布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

，也比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

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语言也较为复杂，包含10种可以相

互理解的语言，它们与其衍生的各种方言都来自同一澳大尼西

亚语族，在词汇、语音和语法上彼此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所

以有“核密克罗尼西亚语”之称。密克罗尼西亚语通行于加罗

林群岛东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北半部。

波利尼西亚是最晚居住人类的岛屿群。波利尼西亚语是大

洋洲最为纯净的土著语言。因为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居住在太平

洋中心，没有受到迁移来的其他种族语言的影响。通行这一语

言的群岛，有的相隔数千英里，这就造成了许多地域性的变

化，使它分化为60多种语言。但是，所有这些语言都有密切

董启宏：《大洋洲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55～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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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它们只是同一种澳大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不同方言和次方

言。所以，一个从夏威夷来的波利尼西亚人，同一个来自汤加

或萨摩亚的波利尼西亚人，可以交谈而不感到太大的困难。值

得注意的是，“古波利尼西亚语言中包含了诸如船帆、船桨、

货船和航行等字眼，自然不叫人讶异，因为这些文化因素，这

些文化因子无疑协助了波利尼西亚文化横跨南太平洋，并持续

壮大”。“另外，还有什么元素帮助推动与维持波利尼西亚文

化？研究发现，古波利尼西亚语还包含了代表‘玛纳’与 ‘塔

布’的字眼，这两种概念的细节当然已经改变了，而且每个岛

屿的诠释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概念在长达两千年明显的丰饶

文化中屹立不摇，表示能在战事不断的波利尼西亚生存的社

会，就是对‘玛纳’与 ‘塔布’认真对待的社会。”

在谈到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时，就不能不谈

从德属新几内亚流传下来的一种叫做美拉尼西亚皮金语即“洋

泾浜语”的语言。它诞生于拉包尔所在的盖泽勒半岛，是当地

的口语经过多次演化而成。皮金语通常是基于一种世界性语

言，如英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出于商业活动的需要，它

包含一些非常简略的语法和词汇，这就使它比母语易学很多。

美拉尼西亚的皮金语大约有1500个词汇。其中很多语言是一

个奇妙的组合，如 hauskuk（ “house cook”），意 为 “厨房”（

kitchen）？haussik（ “house sick”），意 为 “医院”（ hospi­

tal）；hauspepa（ “house paper”），意 为 “办公室”（ office）。

[美] 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第 95～96页。



常见的词汇bilong（来自于“belong”），简单的意思是“……

的”（of），如glas bilong lukluk（“glass belong look_look”），

意为 “镜子”（m irror），sm ok bilong graun（ “sm oke belong 

ground”），意为 “灰尘”（dust）；lait bilong klaut（“light be­

long cloud”），意为 “闪电”（lightning）。在那里，体力劳动

者通常用这种语言来记载他们的私事，而不用这种语言交流。

他们选择的本质上是一种混合英语，辅之以商业用语。这种语

言由于在社会的下层广泛流行，到后来，社会的上层也比较习

惯这种语言，这样，皮金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种通用的混

合语言。但这种语言也存在某些局限，如比较粗糙，甚至佶屈

聱牙。有人就曾坚决反对将这种语言引入巴布亚。1964年巴

布亚新几内亚联合立法议会成立后，一种经过加工提炼过的

“洋泾浜语”已成为那里法定的辩论用语。它在许多公私立学

校中讲授，全地区许多无线电台也用它来播送节目，许多定期

的报章杂志也用“洋泾浜语”出版。不过，这种语言本身常有

的粗糙表达法使它不能被普遍接受，政府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使

全体土著居民都讲英语。

欧洲人和亚洲人定居在大洋洲后，通常讲他们的母语。英

语是一种流行较广的外来语。斐济的印度人数量自1944年后

就超过斐济土人，所以各种印度语成了印度族人之间主要的思

想交流媒介。有些地方情况稍稍复杂一些，由于在不同的时期

被不同的国家占领过，如一战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而在二

w w w //neses implified/languages/pidginEn glish.html. 



战期间又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说德

语或日语的人都有。

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岛屿拥有最广泛的殖民地，所以，殖民

统治的另一个遗产——英语，在这一地区的英联邦国家中被视

为官方或通用语言。通用语言的存在，成为这一地区不同民族

或种族之间交流的工具。如瑙鲁把瑙鲁语定为官方语言，英语

为通用语言。瓦努阿图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和比斯拉马语，

通用比斯拉马语。所罗门群岛全国有87种方言，通用皮金语，

官方语言为英语。图瓦卢官方语言为英语，图瓦卢语为通用语

言。基里巴斯官方语言为英语，通用基里巴斯语和英语。汤加

的国语是汤加语，汤加语与英语并列为汤加的通用语。

几十年来，美拉尼西亚诸语言中的某些语言，有变成部落

之间共同语言的趋势，某些巴布亚语言上也有这种趋势。这种

趋势部分地与居民的基督教化有关，因为传教士们常常用某个

地区最通行的一种语言来翻译《圣经》，如在所罗门群岛上通

行的是戈图语和恩戈拉语。 但这种变化不会动摇官方语言或

通用语言的地位。

二  移民与城市化

在同西方人接触之前，太平洋岛屿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

董启宏：《大洋洲宗教与文化》，第 56～57页。



的城市。城市是围绕着西方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建立起来的。

如斐济的列武卡城，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曾是一个位于大海与

高耸的山丘之间狭长地带的小村庄。欧洲人殖民五十年后，列

武卡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作为太平洋的一个主要港口

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1870年以后，它成为斐济的政治首

府，直至1882年斐济新首府迁至苏瓦时为止。此间，列武卡

是个较繁荣的城市。在城的南端建造了一个优良码头，还有许

多从海滨街向外直接建造的比较小的码头。当地政府建立以

后，城市街道、台阶、下水道和供水设施也得到了改善。1881

年，这个城市有90家铺子，殖民人口1000人以上，而苏瓦只

有 200人。 由此可见，早期城镇的居民不是土著，而是殖民

者和外来移民。其中亚洲人由不熟练工人变成店主和熟练的手

艺人后，就聚集在城镇中。

在西方世界早已完成城市化这一阶段时，作为西方世界的

前殖民地，也在20世纪下半叶乃至晚些时候嗅到些许城市化

的气息。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既有来自内部的发展压力，

又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作为国家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制定城市

化发展的任何规划，所以总体来说，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城市化

呈现一种自发的趋势，是靠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的。其中

移民是加速实现太平洋岛屿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移民与城市化存在互动关系。移民是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一

种手段，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而城市化则需要移

[斐济] T .A .唐纳利：《斐济地理》，第 5～6页。



民，同时又能为移民创造安居乐业的机会，从而刺激移民的涌

入，但必须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过度移民或无序移民只会

给城市化带来麻烦，造成人口的压力和管理上的失位。

就太平洋岛屿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传统的农

业社会使得大批劳动者固守在自己的家园里，有些岛屿的陈规

旧习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限制作用。如在斐济，土著居

民的规章要求离开农村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斐济人向他们原属

的省份缴纳税款、学校教育税及其他应付款，以代替他们应该

承担的公有制的劳动。离开农村而生活在苏瓦、瑙索里、列武

卡及其他城镇的斐济人对此非常不满。 “斐济人事务条例”

似乎又从法律上强化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20世纪上半叶，移民受到了限制。岛屿之间的移民是有

的，但只有征用太平洋岛民作为劳动力之用，其余皆无可能。

殖民统治政策是强制的，目的在于使岛民待在农村。第二次世

界大战不仅危及西方的殖民统治秩序，而且也加快了城乡之间

和岛屿之间的人口流动。

从 20世纪50年代开始，乡村一城市移民在整个地区开始

流行起来。

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教育的发展，尤其

是中等教育的发展。在一个中心区域建立教学和生活设施较为

齐全的国家中心学校，又带动了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以及负责

[美] J.W . 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 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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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移民机构的扩大。此外，建筑、商业和银行服务业也随之

得到发展。一些小的制造业开始在某些岛屿出现，如巴布亚新

几内亚和斐济等地，这些行业需要劳动力，需要那些惯常于农

业劳动的人转变其角色。在斐济，绝大多数印度人都定居于产

甘蔗地区。在所有主要的糖业中心，已有一些市镇形成起来。

这些市镇都有印度商人和手工艺人为供应甘蔗生产者的需要而

开设的大小商店。印度族的种稻农民和榨蔗工人以及那些从事

混合种植的农民，都尽他们之所能，取得市镇附近的土地，这

些人都是潜在的城镇人口。

城镇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展最快。1960年，只有3% 的

土著人生活在城市，到了1980年，有 28% 的土著移居到城

镇。经济机会以及服务的缺乏“迫使”人们离开乡村，而对有

偿劳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吸引他们进入城镇。

在斐济，20世纪50～70年代，土著居民源源不断流入维

提岛和瓦努瓦岛的一些城镇，这种趋势的出现部分是由于他们

期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不需要熟练技能的职业，同时也是由于传

统的农村制度日益衰落所致。据 1956年的人口普查，斐济人

有 24.5% 离开他们的省区。“这就意味着占斐济族人口的四分

之一的离开了农村的人都是以缴纳代偿金的方式来使自己摆脱

传统的农村义务，因而，他们事实上已是在传统的农村制度之

外与有关方面签订或多或少带有长期性质的工作合同的人了。”

一位来自劳群岛的年轻人说：“劳群岛不似维提岛现代化，这

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工作的原因。我把我应支付的金镑和



税款向劳群岛缴纳。我们劳群岛的农村依然是古老斐济的样

子。”从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斐济人现在已不是牢固

地扎根在一个特定的“科罗”（村里）里。有许多第二代或甚

至第三代的土著居民，他们同土地的联系早已不如他们的前辈

那样紧密；他们同印度人和欧洲人或这个殖民地的任何其他的

人一样，都是在同等的地位上谋生和从事职业。所以，从这个

意义上看，虽然印度人在数量上是一个主要集团，但是斐济人

的都市化速度似乎要快一些。住在维提岛上的罗图马岛人和其

他太平洋岛屿上的人，也流向各个城市中心。一些新的郊区正

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发展起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城市中心

地区的空间要用来建筑办公大楼，也因为人口的全面增长。

斐济的城市化呈现稳步发展的特点。1976年有37% 的人口居

住在城市，1986 年为39% 。90年代经济的发展为斐济的城市

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96年，有 46% 的人生活在城市。这

一指标已接近中等国家城市化水平。

在萨摩亚，人口流动同样显著。1951～1956年，西萨摩

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是阿皮亚和乌波卢西北部。这些地方靠

近政治中枢，又是商业中心和大家向往观光的地方，这些已构

成一个有力的因素，再加上接近欧洲人的种植园，为人口提供

了雇工和取得某些商品的机会。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上自来

[美] J .W .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 68页。

[斐济] T .A .唐纳利：《斐济地理》，第 47页。

Asian D evelopm ent Bank， R epublic o f the F iji Islands 1999 Econom ic 

R epublic，p.186. 



水，享受医疗方便的好处。

移民收入在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农村经济中占居重要地

位。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移民收入主要靠到瑙鲁的磷酸盐矿

签订临时劳务合同的工人或在外国船舰上工作的船员挣得。在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移民收入是由移居

发达国家城市的移民赚取。一些国家，尤其是汤加和西萨摩

亚，无论是国家还是乡村，其脆弱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移民

的收入。 萨摩亚的移民收入模式在太平洋岛屿移民中是最为

典型的。在最初的几年里，萨摩亚人定期地将汇款寄回家中，

这笔款项成了他们家中收入的主要来源，被用于建造新房，或

资助家中一些礼仪性的开销，如丧葬、婚嫁、招待客人，或资

助他们家乡和教堂的建设等。海外移民社会的形成还刺激了椰

子和芋头等出口工业的发展。移民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就是对乡

村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影响。如 1960年，西萨摩亚绝

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沿海地带，围绕在中心会所的传统的茅屋

中，而今天，绝大多数人乔迁在由现代建筑材料建造的房屋

里，而且坐落在主要道路两旁。绝大多数乡村都有自己的教堂

和较为现代化的初级学校。这种变化差不多是靠在新西兰、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的汇款所资助的。

[新西兰]詹姆斯·W .福克斯、肯尼思·B .坎伯兰：《西萨摩亚——热

带波利尼西亚的土地、生活及农业》，第 97～98页。
Richard W .B aker（ed.），The A N ZU S  States and Their Region-R egion

al P oliciesof A ustralia，N ew  Ze aland，and the U nited States，Praeger，1994，

p.78. 



太平洋岛屿的海外移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有人认

为，这种模式使得岛屿居民中体力和智力高于平常的人都竞相

移居海外，从而不现实地歪曲了发展的愿望，加速并巩固了很

多岛屿国家处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边缘状态或从属于经济发达

国家的地位。当然，也有给予移民以积极的评价。认为移民减

少了人口的压力和对社会、环境的负面效应，挣得的外汇又提

高了岛民生活的品质，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兴起。随着第三产业

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穷乡僻壤，加入服务大军中

去，从而加快了城市化步伐。对于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和动态

分析。有的国家目前还处在脱贫或温饱阶段，有的国家资源相

当有限或几近耗竭，这样，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社会矛

盾，对环境保护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对另外一些情况较好的国

家来说，移民尤其是所谓的高级移民，对这些国家所产生的负

面效应是明显的。总之，无论是属哪一种情形，有计划的和在

政府指导下的移民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由于政府管理者并没有就城镇的发展制定任何规划，这使

得城镇的发展处在一种自发或无序的状态。如来自农村的斐济

人往往是依靠那些已在城镇里定居下来的亲戚们过活，从而造

成了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家庭一般都留在村里，

所以，村里需要房屋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人口比较稠密

的地区，人们要取得盖屋的草料、竹子和其他木材的供应，都

感到比较困难了。 在城镇生活的人虽然不像往日那样在田间

[美] J.W .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 68～69页。



地头劳作，但衣食无着以及无所事事困扰着他们。在城市，能

够找到一份工作算是幸运的了，没有稳定的住房倒是司空见

惯，只有少数雇主有条件为其雇工提供住房，而绝大多数来自

乡村的雇工不得不为自己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发愁。这样，擅自

定居在城镇中的某一个疏于管理或不被看好的地方，就是很平

常的事。如 20世纪70年代的苏瓦市，极度拥挤、卫生条件不

良、供水不足和类似的另外一些情况，是该市许多住宅区共有

的特点。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意定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

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虽然很多定居地已是人口拥挤、肮

脏不堪，房屋简陋，但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类似于乡村的

有着共同种族——语言背景的社区。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

的管理成为地方政府较为头痛的一个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是通

过一纸契约形式将政府所有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定居者，并在其

周围修建道路、提供电力和水源等。在城市生活的无序状态

下，没有工作或其他消遣资源的人往往游手好闲、拉帮结派。

他们抢劫房屋、商店，偷盗汽车。70年代初，这种社会问题

仅限于莫里斯比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向其他都市的中

心甚至很多乡村地区发展，经常干一些无缘无故的暴力恐怖活

动。中产阶级的城市市民被迫生活在用电线围成的高墙之内，

低收入的家庭受条件所限，常常成为城市犯罪的牺牲品。在某

些省份，这些犯罪团伙往往将触角伸向政治领域，一些政客利



用这些黑帮势力替自己壮胆甚至威胁、打击其竞争对手。

移民还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挑战。从事农业尤其是粮食

生产的工作正失去优势，年轻人当中从事这一劳动的人越来越

少，他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找一份白领工作，年轻人涌

入城市的后果是把重担压在那些仍然待在农村的人。依赖于进

口和加工食品是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那些原本能够生产自己

绝大部分粮食的国家，现在却正进口绝大部分粮食。一些更为

年轻的人正在忍饥挨饿，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种植庄稼或采

集他们周围的食物。公共资金投向那些出口食品的生产而不是

本地的粮食生产。

城市移民的增加还给城市就业增添了压力，从而给社会稳

定带来不小的威胁。这已引起一些岛屿国家的关注。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的标尺之一。这是一

种通常的标准。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传统的、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

的、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说，城市化是

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集中，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功能更加适应工业化、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以此观之，南太平洋地区城市化的发

展是相对滞后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土著文化源远流长且深厚的

K .R .H o w e ，R obert C .K iste，Brij V .L a l（eds.），Tides o f H isto­

ry：The P acific Islands in the Tw entieth C entury，pp.355- 357. 

R ichard W .B aker（ed.），The A N ZU S  States and Their Region-R egion­

al Policies o f A ustralia，N 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p.78. 



特殊区域来说，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都是不可取的。过度

城市化不仅没有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相反还使农业衰败、乡村

凋敝，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悬殊；造成人口大量涌入

少数较大城市，并在那里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贫困区；而

滞后城市化，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居

民生活的现代化。因此，在考察这一特定地区城市化或现代化

进程时，我们既要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又要考虑到某一地区

特定的环境，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三  传统社会观念面临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洋岛屿社会的最大进步莫过于一些

传统观念的更新。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以传统的生活方式为

轴心的岛屿社会来说，传统观念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又

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在某些方面或在相当程度上瓦解某些

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传统社会观念，无论对人的现代化或物

的现代化，都具有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对于孤僻的太平洋岛屿来说，外在的力量或压力是传统社

会观念的否定因素。这种外在的力量不管是来自殖民征服的一

方，还是和平的移民群体，其生活状态、处世观念以及对社会

发展的理解都与原住居民大相径庭。这种相互碰撞的结果只能

是岛屿居民由当初对移入者的反抗、继而和平共处再到逐步地

有条件地吸收外来者的某些新的观念。诚然，这些变化主要还



是通过土著居民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而体现出来的。

传统社会观念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贵族权威或家长制受到挑战。

一位在20世纪30～40年代多次访问过所罗门的伊思·霍

格宾在《瓜达尔卡纳尔的社会》一书中谈到了该地社会所发生

的显著变化。他说：“到了1945年世袭的酋长制已经消失了，

再没什么机会举行盛大节宴，使具有野心的人物有可能爬上

去。传教士的努力，已经导致了废除异教徒的庆祝典礼和根绝

为未来的领导人提供额外劳动力的一夫多妻制；而政府又制止

了当地人互相袭击，这意味着向战神奉献祭品和大规模往海外

经商的结束。……再说，甚至在那个时期，老一辈中也没有人

处在这样的地位能够要求年轻一代帖服顺从了。一旦青年人开

始在种植场劳动挣得工资，老一辈的人就丧失了对财产的垄断

权；而当一个人一经成为基督徒，他就对自己的行动承担个人

责任，从而中止了依靠别人替他向神献祭了。”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斐济。有很多因素正在促使这个殖民

地社会制度的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影响力量包括教育、无线电

广播以及报纸的影响；斐济现在同外部世界更加密切的关系；

对货币经济日益加深的依存以及斐济年轻一代独立思想的较大

发展。按照传统，斐济的老百姓都必须效忠于他们的酋长，在

战时给他们以支持，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向他们进贡食物和其

他各种物品，并在所有关系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愿意听从

[英] 珍妮特·肯特：《所罗门群岛》，第 105页。



世袭的上层贵族的裁决。可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有相当数

量的斐济年轻一代，已不再甘心于对这个特权阶层唯命是从。

具有进取心的斐济族青年人曾到外国留学，受过高等教育，当

他们回来时，他们对于自己在农村中的命运深为不满。他们没

有机会用其所学。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一群不满现状的

人，同印度人站在一起，试图在这个殖民地实现经济的、社会

的及政治的变革。在苏瓦市，受过教育的人们正在形成一个下

层的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政府里供职的。在他们

中间有一种比个人的挫折远为深刻的“明确的不平之感”。在

担任高级文官职务的酋长们和有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平民之间

存在着种种社会的和经济的差距，这些情况引起后者深切抱

怨。而且，把各种职务和责任集中在少数酋长（他们是在当前

情况下有才干的领导人物）的肩膀上，这就会夺去那些非酋长

级的人晋升和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

另一方面，酋长自身也在变化。往日的一夫多妻制已不再

是酋长地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他们开始追求西方的生活方

式，小汽车成了他们的代步工具。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们

对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破坏而怨恨不已，另一方面，又皈

依基督教。而年轻酋长的观念与作风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着明

显的不同，他们没有架子，常常和年轻村民一起去狩猎，一起

出海捕鱼，傍晚和大家一起享受青年人生活的乐趣。

现代经济方式的出现，也在改变大洋洲社会传统的尊卑观

[美] J.W .库尔特：《斐济现代史》，第 170～171页。



念。有的村社因为有人在外做工，按年龄分尊卑的传统开始动

摇了，因为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年轻人取得现金。在美拉尼西亚

地区，青年与老人的传统关系完全改变了。从前由于聘金、结

婚礼物繁多这种风俗，往往使青年人依赖于他们的长辈，从而

对其长辈抱着歉疚和遵从的态度，而现在的年轻人自食其力，

其现金收入往往多于他们的长辈。于是，他们在长辈面前不再

像以往那样唯命是从，他们变得更加自信。

移民给传统的家庭结构带来挑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

个总的趋势是，传统的大家庭结构正在向更多的核心家庭转

变，如在西萨摩亚的尤波罗（U polu）南部沿岸的一个村庄，

1976～1986年间，人口因移民没有增加，但同期家庭的数目

却有增无减，这表明传统的大家庭概念正在崩溃，取而代之的

是以人口少为基础的现代家庭的出现。现代家庭正日益成为社

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和经济单位。

第二，岛屿社会变得更加开放。

在太平洋岛屿，不论在传统社会还是较为现代的社会中，

商品贸易是多数岛民与现代技术接触的主要途径。这种接触对

普通岛民的生活和态度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农村商店和城市小贸易中心常常成为社会联系的中心。在

一些岛屿，集市贸易较为流行。对岛屿居民来说，一周一次的

集市之行，既是为了购买物品，也是为了听取新闻。在新几内

亚边远地区，一年一度的集市以及长途贸易同样具有经济交换

和社会交流方面的作用。

收录机、电视机成了岛屿社会与外界联系的一种必不可少



的手段。而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偏远角落的人们，经历了因

黄金和石油的发现而带来滚滚财源的阶段，把直升机视为通常

的交通工具。生活在孤立的环状的珊瑚礁岛屿的人们与亚洲的

金枪鱼渔民日常进行交往和开展贸易活动。在汤加和西萨摩

亚，村民家庭都有成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生活，他们

的影响成为创造“好生活”良好愿望的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无论是商人、旅游者还是国际社会的援助人员，他们或长

或短地与土著居民交往与接触，这些都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影响的最终结果就是促使这一地区对全球的开

放。

殖民时代的影响在于使岛屿进入欧洲人的影响范围之内。

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的弱小使得欧洲势力，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代理机构对这一地区施加一定、甚至是决

定性的文化影响。岛屿取得自治或独立后，它们与其宗主国的

关系日渐松懈，但前殖民势力以及那些至今仍拥有岛屿属地的

势力仍然是该地区主要的援助者和技术顾问。有证据表明，这

一地区变得越来越现实和更加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周边国家

或地区正在对太平洋岛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如日本、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

第三，性别决定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在悄悄地改变。

性别关系在太平洋岛屿文化中差异较大，但总的来说，男

性地位远远高于女性。新几内亚高地就是性别不平等的极端例

子。男人是根据他们积攒和分配财富（如猪和珍珠贝等）的能

力来划分等级的，从 “大人” （big m en）到 “垃圾人” （rub



bish m en）不等；而妇女则被有效地视为可以在氏族组织间进

行转移的财产，她们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和养儿育女，毫无社

会地位可言。

基督教对性别关系的解释，对土著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是

积极和消极并举。在几乎所有太平洋岛屿社会，地位高的男子

一般有能力娶一个以上的妻子，而地位低的男子娶一个妻子就

算幸运的了。男女之间的结合及其家庭关系不是以感情和平等

为基础，而是由男方的财富与地位来决定的，妇女成了一件被

交换的商品，而且妇女的交换与价值不菲的商品交换是相关联

的。传教士们往往把这些安排解释为男性对女性的买卖，他们

采用了圣·保罗的基督教婚姻观：一个男人应有一个妻子，他

有权利去指挥其妻子，但也有关心和保护其妻子的义务。在很

多岛屿社会，丈夫与他们的妻子分别拥有单独的生活区域。传

教士则认为，丈夫和妻子应与他们的孩子同住一处，男人应是

家庭的供养者，女人则是他的帮手。因此，传教士认为岛屿社

会的一些习俗，尤其是与婚姻和家务安排相关的习俗有必要进

行改革，形成一个分工明确、责任和义务到位的和谐的两性关

系。

前殖民地时期，绝大多数岛屿社会都没有专门为妇女而设

立的正式组织。在 19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开始确立其地位时，

将正式的妇女组织引进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屿。有召集妇女从事

宗教研究、装饰乡村教堂、为教会筹措资金和适合于女性艺

术，如缝纫和烹饪等辅助性组织。这样的组织在20世纪得到

壮大。此外，还 有 “安立甘母亲联盟”（An glican M other's U ­



nion），“卫理公会妇女联谊会”（the M ethodist W om en's Fel­

lowship），“天主教妇女联盟” （C atholic W om en's Leagues）

等等。在殖民地时期，一些岛屿组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非宗教

性的妇女组织，如 “西萨摩亚全国妇女理事会”（the N ational 

C ouncilof W om enin W estern Sam oa）。这些组织吸引了主要酋

长的夫人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斐济和汤加的妇女组

织将其主要工作重点放在保护传统文化以及在这些传统文化中

对土著妇女的技艺的培训方面。斐济也成立了“全国妇女理事

会”（Na tional C ouncilof W om en），这是在20世纪7 0 年代早

期成立的，目的是向政府反映妇女的呼声，为教会和非宗教性

的妇女组织提供保护伞。在西萨摩亚，情况有所不同。20世

纪 20年代后就出现了乡村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酋长夫人

和乡村演说家来领导，主要是通过监督饮用水的供应、乡村公

共卫生、家庭卫生、消灭蚊蝇等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到 70

年代，乡村委员会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组织，在社会、礼仪、经

济以及健康保障方面发挥作用。

在很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殖民当局在20世纪50～60年代

建立了名为关注乡村妇女的“社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通常

是归属于一些对基层管理的部门负责。这些部门往往聘用妇女

官员，如 “妇女利益助理”或 “社会发展助理”。妇女官员的

主要职责就是向乡村妇女组织在有关营养、烹饪、缝纫、育

婴、公共健康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南太平洋委员会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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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培训中心”，给妇女提供为期一年的适于就业的训练

课程。自70年代起，更多的妇女规划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

发起。这些规划旨在通过教育和让更多的妇女进入政府高层，

从而制订防范对妇女暴力的措施等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地

位。80年代，两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

和 “太平洋东南亚妇女联盟”在该地区的工作非常活跃。20

世纪末期，太平洋岛屿的妇女投入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中来，

由于她们接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有的甚至成为国会议员，因

此，在国家政治的传统议题中必然出现反映女性需求的呼声，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更多的妇女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当这

一地区的男人们自由地拥抱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教育和政

治制度、道德和时尚时，妇女还必须固守传统的社会生活规

范，小心谨慎地面对现代生活，这在美拉尼西亚地区尤其明显。

四  社会公用及福利事业

在殖民地时期，殖民政府给予岛屿居民的社会福利以一定

的关注，但其管理体制的特性决定了殖民地的民生事业停留在

一定的水平上。

到 1970年，各群岛的公用事业还非常有限，只有水、电

两项公用事业。它们在各岛的发展程度也大不相同，通常只有



城市才能得到水电的正常供应。饮用水的供应对于许多群岛，

特别对于小珊瑚岛，是比较重大的问题，它成了改进地区健康

条件的主要因素。从瓦屋顶和金属屋顶流下的雨水有时被贮存

起来当作饮用水，有些火山岛上熄灭的喷火口成了天然蓄电

池。自来水的供应只限于西方人的住宅、旅馆和较好的城市居

住区。

影响殖民地社会福利的各种社会因素中，教育是引起较多

关注的领域。学校和教师的缺乏则使数以万计的儿童入学无

门，从而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二战后约有

50万适龄土著儿童，但只有9 万人入学，而且他们接受的大

部分是低级教育。亚洲人、欧洲人和其他混血种人情况较好，

他们的子女往往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级教育。大多数小学是由教

会主办的，而绝大多数高级学校则是由政府出资兴办的。相

比较而言，殖民时期，斐济的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政府

的各项经常性开支中，教育的投入一直居于前列，如 1960年，

斐济的教育经费是1179411镑；医疗卫生事业经费是844881

镑；农业经费是238124镑，林业经费为85794 镑。斐济共有

学校540所，其中由政府直接管理和负责的有38所：10所供

欧洲族学生上学，14所供斐济族学生学习，10所供印度族学

生学习，4所供属于混血种的学生学习。绝大多数学校都是由

政府给予部分资助的，另有许多学校则是由各教会和各种族社

约翰·亨德森等编：《大洋洲地区手册》，第 425～426页。

C laf R uhen，M ountains in the C louds，pp.224. 



会自己办理的。但斐济的教育同样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学校

教育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各级学校基本上是根据种族的来源、

宗教和语言而隔离开来的。政府对教育事业有三种预算，分别

用于欧洲人、斐济人和印度人。以种族为界线而分开设立的学

校，对于促进各不同的种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他们之间应

存在的友好关系，都是一种障碍。斐济经济和社会情况调查委

员会主席指出：“种族学校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

其次，教育和行政管理问题因地理、种族及语言等因素而复杂

起来。因为这个群岛的各个住有居民的岛屿分布于面积很大的

地区，有许多学校，人们只有乘船才能到达。在维提岛和瓦努

瓦岛以及其他岛屿的小山间，只有通过骑马或徒步的陆路旅行

才能到达各学校。第三，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博学的地理学家斯帕特在评论斐济的学校课程时说道，在

较高级的学校教育中，不幸的是中等教育在其“政治的和结构

的”方面是以新西兰学制为模式的，具有一种西欧的倾向性，

而不是就社会整体化的历史过程和各种地方文化互相混合的结

果这两方面授予学生以一些概念。

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医疗事业也非常落后。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乡村官员被期望具备一定初步的医疗知识，但情况很不理

想。倒是传教士在医治疾病方面有了用武之地。教会建立了一

些医院，一些教士成为医疗护理人员。二战后一个重要问题就

是建立一个能够控制传染病传播的组织，用来监督乡村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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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同时用来救助那些需要医疗救护的人。为此，巴布亚

新几内亚托管政府出台了一个全国性医疗计划，用来治疗绝大

多数常见疾病。如规定治疗的物资要打包，诊断疾病的处方要

简单明了，带有发热和头痛症状的疟疾，可以用阿司匹林等药

物加以医治，发热和咳嗽并伴有呼吸困难和胸痛是肺炎或支气

管炎，可以用油状的盘尼西林和咳嗽减痛片来治愈。一些热带

疾病都可以用现代医药来治愈。除此之外，健康部的所有雇员

都要督促乡村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报道检查报告等等。这一计

划的实施使得由欧洲人和土著人组成的医护队伍更加有效，很

多医疗组织现在越来越关心常常发生在农村的、较为常见的简

单的医疗事故，如烧伤、被各种动物如鳄鱼和鲨鱼咬伤等，一

些土著人的天赋在治疗这些不幸事件方面也能派上用场。20

世纪50年代在莫里斯比港建立了一所中心医疗训练学校，重

在训练更多的年轻的土著医生，而在这之前，高级土著医护人

员都在斐济接受培训，而现在的拉包尔、马拉汉格（M alah

ang）、威瓦克（W ew ak）、高诺卡、哈根山和塞豪（Saiho）等

地都建立了医护训练学校。 到 1960年，传教组织在托管地

区建立了91所医院，391个救助站，108个儿童福利流动诊

所。

邮政通信事业的发展也很不理想。电话和邮政系统是太平

洋岛屿地区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虽然有些群岛之间已铺设海底

电缆，但电话系统在当地一部分通讯和对外的大部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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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要靠无线电联系。在多数场合，邮政业务和电话业务系

由同一机构的同一人员办理。邮电业务大都由政府经营管理。

到 60年代末，在已开通的有限的电话系统中，只有所罗门群

岛保护地的电话系统是全自动的，但它拥有的电话机不到400

部。斐济的电话系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1968年它拥有12800

多部电话机。所有群岛都有邮政系统，但业务种类和效率很不

相同。1969年，西萨摩亚的邮政系统在阿皮亚设有一个总局，

全国有16个支局。阿皮亚有954个私人邮箱，邮局也办理储

蓄业务。斐济的邮政系统有140个邮局，其中有73个承办直

接邮务联系。航空邮政由班机承担，岛屿间的一级邮件最快时

即由空运。但瑙鲁没有定期航空邮政业务，邮件要靠轮船运

送。许多岛屿如汤加系靠小商船分发邮件。海关官员有时充当

邮政局长。

随着自治进程的加快，岛屿居民在对社会发展寄予一定希

望的同时，也给殖民管理者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而后者也不得

不作出一定的让步，并在发展社会福利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

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大洋洲都已开始实施

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有计划都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即

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提高生活水

准，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所罗门群岛管理当局为了支援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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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各种建筑活动。1967年，霍尼亚拉开始实行房屋建造

计划。这一年着手建造的廉价房屋就有200多幢。其他居民集

中区也在建造房屋。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化，各项公共工程计

划也得到相应发展，如修建公路、机场、码头和发电站等。

在医疗卫生方面，所罗门政府十分强调把发展预防药物和扑灭

各种传染病，如麻风病、肺结核和疟疾作为重点，已经建立了

一个广大的散布在各岛的以100多个医疗所为基础的农村保健

机构，每一个医疗所为1500～2500人提供服务。它们配备经

过训练的护士和医务助理，并主要由地方委员会负责管理，政

府办理的主要医疗机构有设在霍尼亚拉的中央医院，以及多所

区医院等。瑙鲁在社会发展与福利计划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

进展。为居民建造廉价住房是政府重视的建设项目，建筑经费

系从提交给信托基金的磷酸盐矿收入中拨付。6～17岁的国民

免费受义务教育。国家开办医院和诊所，一般医疗和牙科都是

免费的。必要时病人被送到国外治疗，本土岛民的费用由政府

负担。电话、报纸和眼镜都属于向顾客免费提供的商品。汤加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5～1970年），在社会公益事

业方面，1969年年底前完成的工程有努库阿洛法深水码头，

航空集散站大楼，邮政、警察训练所和政府行政机关的公共建

筑物以及淡水供应设备等。一所能容纳200个病人的医院也将

竣工。在卫生方面开展的工作有国民结核病防治运动，妇幼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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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设施及节制生育诊疗所的兴建等。在制定并实施第二个五年

计 划 （1970～1975 年）时，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优先考虑。但

这种考虑被认为应以未来人力需要的调查作根据，有选择地满

足专业技术方面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广泛地扩大教育体系。

70年代中后期，由于有更多的岛屿地区加入到自治或完

全独立的行列，所以，太平洋岛屿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进

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到 90年代末乃至21世纪初，各岛屿国家

政府在发展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生活水准方面都采取了较为积

极的政策，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发展仍不平衡。

斐济民族政府成立之初，就宣布把推进斐济各项社会事业

作为政府的施政要旨，把改善教育、让更多的斐济人参与社会

各项事业列入议事日程。 1985年，社会服务性项目开支占整

个财政支出的28.9% ，教育和医疗占社会服务性开支的

91.1% 。有大约665所小学，130所中学和36所职业技术学

院。过去20多年间，斐济的教育无论在扩大办学规模和提

高教育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学龄儿童

入学率达98% 以上。每年教育经费约占政府总预算开支的

15% 。2000年教育经费共1.8 亿斐元。南太平洋大学（U ni

versity of the South P acific）是南太地区各国合办的大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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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首都苏瓦市。它为斐济人提供了更多的大学教育和培训。

1998年，在校外籍学生达2908人，本籍学生3443人。对那

些国内紧缺人才而南太平洋大学又无力培养的，政府与私人都

大力资助斐济学子到国外深造。

近年来，斐济政府把减少贫困和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1999年国家发展规划的11个目标中就有3 个直

接涉及社会福利。如减少贫困，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降

到 20% 以下；把改善健康，其目标是将人的寿命提高到73岁（

1960年，斐济人均寿命为59岁，1998年为67岁）；提高人

的教育水平和技能。

斐济政府十分重视乡村地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准的

提高。为此，政府专门聘请一些对乡村社会发展给予高度关注

的人士作为评议员。这些评议员献计献策，为斐济乡村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 9 月 29

日，斐济人“地区咨询评议员”（D istrict A dvisory C ouncil­

lors）在拉巴萨（Labasa）开会，斐济多民族事务大臣乔治·

休 ·拉 吉 （G eorge Shiu R aj）在开幕式上致词时说，斐济政府

一贯将农村发展放到最优先位置，但是发展农村工作是一项艰

苦的工作。他说，立法会议自成立起，就一直强调对农村发展

的组织和管理，他说应该动员斐济各阶层人士都来关注农村的

发展。他高度评价了评议员们在乡村发展计划、规划和项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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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说：“政府认识到你们付出了时间、

精力和努力，我必须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对乡村社会发展所作的

贡献。”他对评议员们说，好的道路、清洁的水资源，电力、

学校、祭祀场所和运动场是经济、社会和健康发展的必需。

“农村发展对改善和提高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是至关重要

的。”

与太平洋中小收入岛屿国家相比，汤加算是一个健康水准

较高的国家。汤加王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肥胖率最高的南

太平洋岛国之一。汤加人体格肥胖的主要原因据说是长期以来

以薯类为主食，加上终年气候温和舒适，不喜爱体育运动，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睡眠的时间过长所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

步，人们认识到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而且能引发慢性风湿、

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为此，汤加一改以肥为美的

传统观点，从 1995年 8 月 1 日起，开始了首次全国性的有奖

健康减肥运动，77岁高龄的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陛下带

头参加这一运动以示支持。这项活动也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南太平洋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在汤加，传统

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一个初级的健康医

疗体制及人们使用清洁卫生的饮用水等。但近年来，汤加的艾

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这对政府的健康计划形成新的挑战。

汤加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全国几乎没有文盲。小学实

行免费教育。中学后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培训中心有：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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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中心、汤加技工学校和汤加师范学校等，可以发给各种

结业证书。汤加无大学，但设有南太平洋大学一所分校。政府

和一些英联邦国家提供部分奖学金送学生出国深造。仅 1995

年，有 251名学生获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在第七个发展战略

规 划 （2001—2003年）中，汤加教育部对教育的发展规划是，

重组教育部，对教育法进行适当修订，建立全国资格委员会，

制定正式的学前教育规划，建立全国性大学。2001/2002年

度，政府教育预算为1364.82万潘加，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的

10.61% 。同一年度，汤加医疗卫生事业预算为974.4 8万潘

加，占当年财政预算总额的7.58% 。1998年，全国共有4 家

医院、14家卫生所、307张病床、医生46名、护士316名。

20世纪90年代，西萨摩亚接受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提供的多笔医疗资金援助。萨中小学教育基

本普及，文盲率2% ，全国有国立小学157所，中学21所，

教会学校36所，师范学校2 所，国立大学（为大学预科）1

所，还有南太平洋大学分校——阿拉富阿农学院。全国每年有

4800名大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1999—2000年，教育预算支

出3772万塔拉，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11.52% 。全国有医生

56人，国家医院2所、地区医院7所，卫生中心9所。

瓦努阿图自独立以来，在医疗保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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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卫生部预算达8.92亿瓦图，下设南方保健局、北方

保健局、公共卫生局和计划管理局。全国共有5 所医院、180

个救援站、79个门诊部和23个医疗中心。卫生系统共有工作

人员700人，其中在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约420人。人均寿命

为68.5岁，婴儿死亡率为2.6% 。瓦司法、文化、妇女和宗

教部为其文化工作最高领导机构，由该部任命组成的“全国文

化理事会”领导文化工作。瓦文化中心为具体组织开展文化活

动的机构，下设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文化遗址登记处、

国家音像档案处。瓦教育制度规定，小学6年，初中4 年，高

中3～4 年。2000年政府办学校：小学284所，初中 30所。

私立学校：小学 114所，中学28所。全国小学生35083人，

中学生7255人。中等职业学校有：国立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护士学校、警察学校等。南太平洋大学法律系（为分校）设在

维拉港。

瑙鲁国小人少，没有城市，只有海滨低地布设居民点。瑙

鲁人一般居住在政府建造的住宅里。欧洲人住在山边修建的新

住宅里，住宅里的设施基本都是现代化的，家具齐全，既美观

又舒适。 瑙鲁人均收入4600澳元，实行免费医疗。全国有

两所医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学生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费

用由政府提供。

非常矛盾的是，按照自然资源，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拉尼

王成家：《世界知识年鉴2002/2003》，第 1088～1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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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地区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其生活水准却是最低的，婴儿死

亡率居西太平洋地区之首。1999年，婴儿死亡率9.47% 。巴

新全国有19家医院，240多家诊所。人均寿命54岁。主要流

行病有痢疾、肺炎、疟疾等。近年来，巴新艾滋病患者增多。

巴新教育体制分中央、省、地三级。1999年，全国只有55%

的人口受到6年小学教育，其余均为文盲。2001年 11月，巴

新政府出台耗资1.5亿基那的“免费教育”计划，免除全国中

小学生的学费。全国有社区中小学3000多所。现有6所大学，

学生约1万人。另有21所私营城乡国际学校，在校生6000余

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一个严重依赖外援的国家，澳大利

亚是巴新最大的给援国。2003年财政年度澳援巴新款额超过

了3亿澳元，约合7亿基那。澳计划将援助主要用于加强巴新

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控制政府财政支出；鼓励真正可行的可

持续发展和消除冲突与不稳定因素等。在这其中，政府治理获

得了29% 的援助款项，交通等基础领域占了27% ，教育为

20% ，医疗卫生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分别为20% 和 3% ，其他为

1% 。2003～2004年间，澳仍将为巴新农村地区提供服务，特

别是医疗卫生、药品与基础设施等。澳外援署（A U S A ID ）研

究报告称，如果艾滋病不受遏制，到 2020年，可能导致巴新

经济与社会各指数的大幅下滑，并使巴新劳动力人数减少

13% ～38% ，财政出现9% ～21% 的赤字。为此，澳将专门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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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6000万澳元用于巴新遏止艾滋病蔓延，为期5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太平洋岛屿

居民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一地区

传统的食物是碳水化合物和淀粉含量较高而低脂肪的食物，如

块根作物香蕉和面包果等，这些食物营养价值很小。一般说

来，热带的块茎作物都是这样的。就这一点来说，根果远不及

谷类。一个人一天要吃4 公斤左右或更多的芋类才能吃饱。

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与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有关的疾病。与蛋白

质相关的一些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痛风、牙龈疾

病、癌症、婴儿发育迟缓等，这些成为常发性地方疾病。这些

疾病都与饮食中缺乏维他命和矿物质有关。糖尿病在波利尼西

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人早期阶段是一种常发疾病。这种疾病易导

致失明、肾病、坏疽病以及其他心脏和动脉疾病等。与蛋白质

有关的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在太平洋岛屿国家中是很高的，如瑙

鲁是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基里巴斯人由于缺乏蛋

白质而成为世界上眼睛失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心脏病在几乎

所有太平洋岛屿国家中是死亡率最高的四种疾病之一。但近年

来，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食物来源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他们从

国外进口精制大米和面粉，还进口一些糖分、盐分和脂肪较高

的辅助食品。饮食变化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就是所有的太平洋

岛屿国家越来越依附于进口食物。食物和饮料占了绝大多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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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岛屿国家进口产品价值的17% ～28% 。

肯定地说，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生活方式已大大地改变。一

种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绝

大多数人居住在由非传统材料，如砖瓦、钢筋和混凝土建造的

房屋里。他们穿着进口的服装，消费进口的物和饮料；他们

有着全面的初级和中等教育以及基本的现代医疗服务；他们观

看由城市中心地区发送的电视节目，及时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尽管大多数岛屿国家失业率很高，但那些有工作的人的薪水比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还要高，一些社会上层甚至

还拥有非常现代的交通工具——飞机。一句话，现代生活正逐

步走入每一个家庭。

K . R . H ow e，R obert C .K is te ，B rij V .L a l（eds.），T ides o f H isto­

ry ：The Pa cific Islands in the T w entieth C e n tu ry，p.363. 




